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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粵語動詞後置成分「倒」的來源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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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西部的廉江是一個語言複雜的地區：流行的漢語方言，有粵語、客

語和閩南語。本文以新修訂的「接觸引發的語法化」理論為框架，解釋廉江

粵語如何從客語中把動詞後置成分「倒」的多功能性複製過來。通過比較，

我們認定廉江粵語「倒」的多功能性無法通過語言內部發展去作理解。廉江

地區的客語和粵語接觸頻繁，而「倒」的多功能性在客語中是一個普遍的現

象，因此可以推斷：廉江粵語「倒」的部分功能是由於跟鄰近客語接觸而產

生的，其採用的模式是「複製語法化」。本文詳細解釋「複製」的過程，並

指出「複製」在漢語方言中的特徵。 

 

關鍵詞：廉江粵語，客語，「倒」，語言接觸，語法化 

1. 背景 

廉江位於廣東省西南部，雷州半島以北，由湛江市管轄。當地流行的漢語方

言，有粵語（白話）、客語（哎話）和閩南語（黎話）三種。粵語是廉江地區最

具權威性的漢語方言，分布在廉江市市區以及安鋪、石城、良垌、平坦、新民、

吉水等區（鎮），使用人口約三十萬；客語則集中在西部和北部的山區地帶，包

括塘蓬、石頸、和寮、長山、石角等區（鎮），使用人口約五十萬；閩南語主要

                                            
* 本文初稿，曾經在「第五屆漢語語法化問題國際學術討論會」（2009 年 8 月 21-22 日，上海）上宣

讀過。撰作期間，得到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基金（編號：CityU 144507/07，主持人：郭必之）、

香港城市大學 Strategic Research Grant（編號：7002411 [CTL]，主持人：郭必之）、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業務專項資金（編號：1109137，主持人：林華勇）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編號：

09YJC740030，主持人：林華勇）的贊助。片岡新、谷峰、吳福祥、林亦、侯興泉、柯理思、容

慧華、張洪年、張敏、陳前瑞、覃鳳余（筆劃序）諸位以及本文的評審員，或惠賜意見、或提供

語料，謹此一併致謝。文中的論點如有任何錯誤，一概由筆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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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於橫山、河堤和龍灣三地，使用人口約二十萬（廉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753-754）。 

在《中國語言地圖集》(Wurm et al. 1987) 中，廉江市市區的粵語（以下或簡

稱「廉江粵語」）被歸入高陽片粵語。關於廉江粵語和其他粵語方言的關係，鍾

喜焯編修的《石城縣志》(1931[1974:153]) 指出：「附城及南路一大部分、西路一

小部分略同，多與廣州城相類。惟客話（筆者按：即粵語）中南路有由順德遷來

者，仍帶順德音；由東莞遷來者，仍帶東莞音。」「石城」是廉江的舊稱。即使

到了現在，廉江粵語和廣府片粵語在音韻上仍然具有頗強烈的對應關係。1 但語

法方面，兩者的差異卻相當明顯。林華勇 (2005) 討論過的助詞，便是其中一個例

子。 

我們認為，廉江地區是觀察語言接觸極佳的場所。首先，它擁有豐富的語言

資源，不同漢語方言相互接觸的歷史相當悠久；其次，廉江雙語、以至多語的人

口較多（廉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754），某程度上有利於語言部件的擴散

(diffuse)。還有一點是：研究廉江方言的著作本身已經不很多，從語言接觸角度

切入的就更加缺乏了。另一方面，研究語言接觸的學者，也似乎沒有注意到廉江

方言的重要性。這能給予我們較大的發揮空間。事實上，廉江粵語的一些語法結

構，例如小稱系統（林華勇、馬喆 2008），已經證實可以從語言接觸的角度獲得

更深入的理解。2 

本文以 Heine & Kuteva (2003, 2005) 所提出的「接觸引發的語法化」(contact-

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3 理論為框架，解釋廉江粵語如何從客語中把動詞後置

成分「倒」的多功能性 (poly-functionality) 複製 (replicate) 過來。文章連本節在內

共分五節：第二節介紹「倒」在廉江粵語中的五種用法，並舉出大量例子作說

明。隨後我們將引入語義圖模式 (semantic map model)，為廉江粵語「到（倒）」

義語素繪製出語義圖。第三節旨在比較早期粵語、廉江粵語和其他粵語方言

「倒」的功能，指出廉江粵語「倒」多功能性的形成肯定和語言接觸有關。同時

也將論證：為什麼本文會認定客語是模式語 (model language)。至於複製的具體過

程，將在第四節作交代。最後一節是結論。本文的撰作，一方面可以加深學界對

                                            
1 廣州話、東莞話和順德話在《中國語言地圖集》中俱屬廣府片粵語。關於廉江粵語的音韻特點，

可參考廉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755-756) 及詹伯慧主編 (2002)。 
2 廉江粵語有三個小稱後綴（林華勇、馬喆 2008 稱為「後附成分」）：「兒、子、仔」，分布各有不

同。這種複雜的小稱格局，林華勇、馬喆 (2008:633) 認為「反映了粵、閩、客三大方言相互接

觸、影響的事實」。鄰近的化州粵語，也有類似的情形。參看 Kwok et al. (2009)。 
3 語言接觸理論相關術語的中文譯名，本文一律依吳福祥 (2007, 2008a, 2008b,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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廉江粵語、以及它周邊方言的認識；另一方面可以藉著我們第一手的語料，4 為

向來少用漢語的語言接觸理論提供新的視角。 

2. 廉江粵語動詞後置成分「倒」的功能 

「到」和「倒」是華南地區不少漢語方言（如西南官話、湘語、贛語、客語

和粵語）常見的動詞後置成分。不少學者（林英津 1993，柯理思 1995，李藍 

1998，吳福祥 2002 等）都認為，上聲的「倒」是由去聲的「到」發展而來的。5

兩個詞唸不同調，目的是區分語法功能和語法化程度。本文同意這個觀點。至於

「到」和「倒」的具體用法，吳福祥 (2002) 歸納為七大項：(一) 趨向補語；(二) 

動相補語 (phase complement)；(三) 假位可能補語 (dummy potential complement)；

(四) 完成體標記；(五) 持續體標記；(六) 進行體標記；(七) 補語標記。這一節將

集中分析廉江粵語「倒」的功能，同時也會留意例子中的「倒」是否可以被其他

虛詞（例如「到」和「得」）替代。 

廉江粵語「倒」[tou35] 第一個功能是充當動相補語，表示動作業已實現、或

者表示動作的結果： 

 

(1) 廉江粵語：我買倒 (/到) 嗰本書□ [t21]。（我買到那本書了。） 

(2) 廉江粵語：你查倒 (/到) 嗰隻字點講法未啊？（你查到那個字怎麼說了

嗎？） 

(3) 廉江粵語：衫褲晾倒在天面呢□ [t21]。（衣服晾好在天台上了。） 

(4) 廉江粵語：袋倒身分證來！（把身分證放進口袋裡！） 

 

例  (1) 和  (2) 的「倒」可以接受「到」[tou33] 的替換。如前所述，「倒」是由

「到」演變而來的。兩個補語成分容許互換，不妨視為歷時演變（到＞倒）折射

在共時平面上的結果。類似的情況，也見於南京官話和雲南的大關官話中（吳福

祥 2002:38-39）。Hopper & Traugott (1993:124-126) 所說的「層次」(layering)，就

                                            
4 本文的語料，除特別標明者外，由以下人士提供：本文的第二作者（廉江粵語、廉江客語）、本文

的第一作者（廣州粵語）、張洪年、片岡新（早期粵語）、容慧華（新會粵語、陽江粵語）、林亦、

覃鳳余（南寧粵語）。 
5 羅自群 (2006a, 2006b) 則認為南方方言作持續體的「倒」皆來源於「著」。羅說有一定的道理（至

少語法化途徑能說得通，參看吳福祥 2002:42），但音韻對應方面卻很難使人信服。吳福祥 (2002) 

通過大量的方言比較，證明了動詞後置成分「倒」來源於「到」。其結論應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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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這種現象。(3) 接在「晾倒」後面的是處所短語。由於和表新情況的語氣助

詞□ [t21] 共現，所以句中的「倒」肯定不是持續體標記或確定體標記。(4) 是祈

使句。句末表實現的「來」要求前頭的動詞帶補語。「袋倒」的「倒」屬於動相

補語。 

「假位可能補語」這概念是由趙元任首先提出的。它「沒有特別的意義，只

是為了方便作成能性語式而虛設的」（Chao 1968，中譯本 1980:231）。說得更明

白一點：假位可能補語已經高度虛化，失卻了原來的詞彙意義，只是給動詞提供

構成可能補語的機會。6 和廣州粵語一樣，廉江粵語用「倒」作為假位可能補

語。這是廉江粵語「倒」的第二個功能： 

 

(5) 廉江粵語：嗰枝筆寫得倒字個。（這枝筆能寫字的。） 

(6) 廉江粵語：吵到死，冇學得倒。（吵得要死，學不了。） 

(7) 廉江粵語：飯我食得倒。（飯我能吃。） 

 

作持續體標記是「倒」在南方方言中最常見的用法（吳福祥 2002:32），這也

是廉江粵語「倒」的第三個功能：7 

 

(8) 廉江粵語：門口逼倒好多人。（門口擠著很多人。） 

(9) 廉江粵語：你坐倒食。（你坐著吃。） 

(10) 廉江粵語：冇好睡倒睇電視！（不要躺著看電視！） 

(11) 廉江粵語：書在床呢放倒。（書在床上放著。） 

(12) 廉江粵語：佢凭倒牆食煙。（他靠著牆抽煙。） 

 

表持續義的「倒」，只能和 [+附著] 義的動詞組合，而不能與 [–附著] 或 [+去掉] 

義的動詞組合。(13) 的動詞「落」和 (14) 的動詞「擦」由於沒有 [+附著] 義，所

以整個句子不合語法： 

                                            
6 吳福祥 (2002:29) 舉了一個北京官話假位可能補語的例子：「（這麼辣的菜）你吃得了嗎？我可吃不

了。」這裡的「吃得了/吃不了」「表示是否具備完成某種行為的能力，這類『了』已高度虛化，

不再具有『完畢』的意思」。以此作為標準，本文例 (5)-(7) 中的「倒」肯定屬於假位可能補語的例

子，因為它既沒有「到」的實義，也表達了具有完成某動作的能力。 
7 但吳福祥 (2002) 在討論「持續體標記」的環節裡並沒有給出粵語的例子。除了廉江粵語外，同屬

高陽片的信宜粵語、化州（良光鎮）粵語等也用「倒」作持續體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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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廉江粵語：*外底落倒水。（外面下著雨。） 

(14) 廉江粵語：*走呢擦倒黑板。（在那兒擦著黑板。） 

 

廉江粵語「倒」的第四個功能是充當補語標記。「倒」後面所接的是狀態補

語。「倒」和「得」在下列例子中容許互換： 

 

(15) 廉江粵語：做倒 (/得) 冇知幾好。（他做得不知多好。） 

(16) 廉江粵語：李記個燒鴨整倒 (/得) 冇知幾好食。（李記的燒鴨做得真好

吃。） 

(17) 廉江粵語：搵你搵倒 (/得) 好辛苦。（找你找得好辛苦。） 

(18) 廉江粵語：晚間黑火車吵到死，吵倒 (/得) 我睡都睡冇熟。（晚上火車

吵得要命，吵得我睡也睡不著。） 

 

如果動詞後面接的是程度補語，那麼標記一般只用「到」而不用「倒」。「『到』

的『達至』義比『倒』實在」（林華勇、郭必之 2008）。例如： 

 

(19) 廉江粵語：天時熱到 (*倒) 死。（天氣熱得要死。） 

(20) 廉江粵語：做到 (≠倒) 冇知幾好。（做到了「不知多好」的程度。） 

 

(15) 和 (20) 說明了「倒」和「到」在最小對立情形下的差別：(15) 的「倒」是狀

態補語標記，側重於表達述語所指那個動作的形態；而 (20) 的「到」是程度補語

標記，強調述語所指那個動作/狀態所達到的程度。這和廣州粵語「行路行得好

攰」（走路走得很累）、「行路行到好攰」（走路走到了很累的樣子）對立的現象

（彭小川 1993，李新魁等 1995，Lamarre 2001，張洪年 2007）接近。廣州粵語

涉及對立的標記是「得」和「到」，而廉江粵語是「倒」和「到」。 

「倒」在廉江粵語中另一個身分，是確認某個動作或狀態曾經發生或存在。

依照余靄芹 (Yue-Hashimoto 1993:79-80) 的分類，我們把這個「倒」歸入「確定體

標記」(affirmative aspect marker)。這是「倒」的第五個功能： 

 

(21) 廉江粵語：市場如今日日都死倒雞。（≈市場裡現在每天的確都有雞死

掉。） 

(22) 廉江粵語：我去倒，乜人講我冇去倒啊？（≈我的確去了，誰說我沒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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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廉江粵語：我冇食倒嘢，做乜嘢捉我開刀啊？（≈我的確沒受過賄，為

什麼拿我開刀呢？） 

 

根據動作或狀態的時間點，確定體可以細分為「過去發生」(affirming happening = 

past) 和「現在存在」(affirming existence = present) 兩類。(22) 和 (23) 屬於「過去

發生」，(21) 則屬「現在存在」。廉江粵語「倒」這個功能大體上相應於廣州粵語

的「有 V」（林華勇、郭必之 2008）。 

由於廉江粵語的「倒」具多功能性，而且讀音如一，所以當它出現在「V

倒」結構時，便很容易產生歧義。試看下面三個例子： 

 

(24) 廉江粵語：坐倒。（坐好/坐著/的確坐了。）｜（凳仔）坐得倒。（凳

子能坐。） 

(25) 廉江粵語：寫倒。（寫好/寫著/的確寫了。）｜（筆）寫得倒。（筆能

寫。） 

(26) 廉江粵語：食倒。（吃到/的確吃了。）｜（調羹）食得倒。（勺子能

用。） 

 

先看豎線「｜」的左邊。在這三個例子中，「倒」的第一個用法是作為動相補

語，強調動作結果的實現；(24) 和 (25)「倒」的第二個用法是充當持續體標記；

各例「｜」前最後一種用法是「倒」作確定體標記。「V 倒」能表示幾種意思，

而具體表達哪種意思，則由語境、句式和動詞的語義決定。「｜」後的用法是假

位可能補語的用法，用來幫助說明完成動作的可能性。 

在考察過多種南方的漢語方言之後，吳福祥 (2002:42) 提出了「到/倒」的語

法化途徑： 

 

(27) 「到/倒」在南方方言中的語法化途徑（據吳福祥 2002） 

 

 假位可能補語 

「至」義動詞 趨向補語 動相補語 持續體標記 進行體標記 

 完成體標記 

 

 補語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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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圖其實已經具備了語義圖模型8 中所謂「概念空間」(conceptual space) 的基

礎。9 第一，語義圖模型的重點是揭示多功能模式背後的跨語言規律性（吳福祥

2009:201）。而 (27) 是通過檢測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客語、贛語、粵語和平話

等多種漢語方言「到/倒」的表現而製成的。不單漢語方言如是，東南亞地區的

壯侗語（如寮語）、孟高棉語（如越南語）、苗瑤語（如苗語）表「到達、直至、

連接」義的語素或多或少都有類似的多功能表現。Enfield (2002) 曾經研究過這些

語言中作補語標記的那個語素，發現它們莫不和「達到、直至」義有關。文中也

提及了粵語的「到」和「倒」。在  Heine & Kuteva (2002) 的詞庫中，「到達」

(arrive) 義語素共有四條語法化的路線：(a)「到達＞能力」、(b)「到達＞向格 

(allative)」、(c)「到達＞成功」和 (d)「到達＞直至」，它們全都可以在漢語中找到

例證。其中 (b) 和本文的討論無關，暫時可以不管；(a) 和 (c) 也許可以合併，「能

力/成功」相當於 (27) 的「假位可能補語」；(d) 的「直至」對應於 (27) 的「補語

標記」（參考例 (19) 廉江粵語的「天時熱到死」）。上面的論述，證明 (27) 給出的

概念網絡已經充分考慮到不同語言的情況。第二，這張圖完全符合「鄰接性要

求」(contiguity requirement)，即「一個多功能語素所包含的不同功能在概念空間

中的位置必須是毗連的」（吳福祥 2009:201）。第三，雖然吳福祥 (2002) 在繪製 

(27) 時還沒有引用太多語言類型學的概念，但他已經能作出「如果某方言用『到

（倒）』做持續體標記、完成體標記、假位補語，或者用作其中的一種或兩種，

那麼該方言也一定用『到（倒）』作動相補語」等斷言。這些由「鄰接性要求」

而衍生出來的斷言，正好說明了不同功能之間的蘊涵 (implicational) 關係。不妨

說，如果把 (27) 的箭頭去掉，那就是「到/倒」語素的概念空間。10 

                                            
8 這裡不打算對語義圖模型作詳細的介紹。有興趣的讀者，可參考  Haspelmath (2003)、van der 

Auwera & Temürcü (2006)、吳福祥 (2009, 2011)、張敏 (2009) 等作品及其徵引過的文獻。 
9 其中一位評審員認為：「語法化研究重『人文闡釋』，因此可有多種結果，且不易證偽；語義地圖

模式則重『邏輯演算』，而『演算』的結果一般只有一種，可容證偽。正因為存在這種本質上的

分別，因此通過語法化研究而得出的結論並不能就直接轉換為概念空間。」但 van der Auwera & 

Temürcü (2006:133) 已經明文指出：「The contiguity requirement, while providing a synchronic 

constraint on possible patterns of polyfunctionality, simultaneously shows the possible paths of change. 

In this way, the semantic map approach has been linked with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y.」持類似意見

的，還有 Haspelmath (2003) 和吳福祥 (2009)。其中吳福祥 (2009:202) 說：「有些語言學家認為，

通常所說的『語法化路徑』、『語法化渠道』、『語法化連續統』、『語法化鏈』、『語法化斜坡』，其

實就是概念空間和語義圖的動態化：只要將概念空間和語義圖上不同功能之間的連線加上箭頭，

我們即可得到一系列語法化（或其他語義演變）路徑。」簡言之，根據吳先生的認知，「語法化

途徑」強調語義演變的一面，是動態的；「概念空間」則強調某一語素功能延伸的可能性，是靜

態的。本文同意他們的看法。 
10 其中一位評審員建議筆者在「基元」的選擇上多加考慮，「因『動相補語』、『假位可能補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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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是廉江粵語「到/倒」的語義圖。圖中可以看到「到/倒」不同功能所佔

的區域： 

 

(28) 廉江粵語「到/倒」的語義圖 

 

 

 

「至」義動詞 趨向補語 動相補語 

 

 

 

 

這裡有五點需要說明：(一)「倒」雖然源於「到」，但兩者出現的環境其實不太一

樣。「到」可以作動詞、趨向補語、動相補語（個別例子可以和「倒」互換）和

程度補語的標記（其語義範圍，以虛線方框示之，下同）；「倒」則主要作動相補

語、假位可能補語、持續體標記、確定體標記和狀態補語標記（其語義範圍，以

實線方框示之，下同）。但不論是「到」還是「倒」，它們的概念網絡都完全符合

「鄰接性要求」。(二) 我們增加了「確定體標記」這一概念空間，並把它和持續

體標記連接起來。持續體表動作/狀態的維持，或動作完成後遺留下來的狀態，

因而引申出「存在」的意思，如 (8)「門口逼倒好多人」，可引申為「門口有好多

人」；(11)「書在床呢放倒」，可引申為「床呢有書」（床那裡有書）。這種「V 倒」

稍後由表「個體/事件存在」進一步擴展至表「動作/狀態存在」。只要語氣稍為

加強，就會出現確認某動作/狀態的存在或曾經發生的意味。當然，漢語方言的

確定體標記還有其他來源，但這並不在本文的考察範圍之內。(三) 完成體標記和

持續體標記這兩個基元必須相連，毋須以「動相補語」作溝通的橋樑。例如在北

京官話中，「看了三天了」既有完成義或實現義，也有動作持續義。(四) 圖中沒

有刻意為狀態補語標記和程度補語標記作區分，一來是因為我們目前未能全盤掌

                                                                                                                
『補語標記』等要不是句法的形式（如『補語標記』），要不則缺乏意義（如『假位可能補

語』）」。我們這裡是參考了吳福祥 (2009) 處理虛詞的方法。在吳文的語義圖中，我們也可以找到

「動相補語」、「能性補語標記」等基元。另一位評審員則認為語義圖應該是建基於不同語法意義

的共時關係。他的意見無疑是正確的。需要強調的是：(27) 一方面顯示了「到/倒」的語法化途

徑，另一方面也代表了它們的概念空間。我們知道，不少南方方言的「到/倒」都具有多功能

性。從共時的角度看，語義圖正是把這些基元連接起來的一種方式。 

持續體標記 

完成體標記

假位可能補語 

補語標記

確定體標記 

進行體標記 

「倒」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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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客語的情況。11 如果進行區分，或者會影響到標示客語「倒」語義範圍（參考 

(66)）的準確性；二來是因為區分就意味著要重新討論各基元的連接，這需要費

很大的力氣，而且大部分論證可能和主題無關。因此，我們還是依照吳福祥 

(2002) 的辦法，不特意為狀態補語標記和程度補語標記作區分。(五)「動相補

語」、「持續體標記」、「完成體標記」和「補語標記」四個基元緊密相連，並構成

「回路」(loop)。一般來說，「回路」「不能排除任何類型，因此價值不大」（張敏 

2009:14）。但需要注意：出現「回路」的只佔我們這幅語義圖的一小部分，它並

不會影響整幅圖的價值。一些廣被接受的語義圖也會出現局部性的「回路」。12 

我們要做的，是在尊重語言事實的情況下避免在語義圖中出現過多的「回路」。 

3. 粵語方言後置成分「倒」的歷史比較 

要證明廉江粵語「倒」某些功能源自和其他漢語方言的接觸，第一步是拿廉

江粵語跟早期粵語和其他粵語方言作比較，釐清粵語的「倒」本身到底有哪些功

能。假如發現廉江粵語「倒」某些功能是其他粵語方言所沒有的，我們才可以懷

疑廉江粵語「倒」的多功能性滲入了外來的成分。 

本文所說的「早期粵語」，是指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口語文獻（例如《聖

經》和教授外國人粵語的課本）中所反映的粵語，其基礎方言以廣州話為主。早

期粵語和現代的廣州粵語應該具有直接的承傳關係。現在的問題是：究竟廉江粵

語是不是由早期粵語發展而來呢？本文認為它們的關係是這樣的： 

 

(29) 早期粵語、廣州粵語和廉江粵語的關係 

 

 早期粵語 廣州粵語 

原始粵語 

 廉江粵語 

 

                                            
11 柯理思 (Lamarre 2001) 指出：狀態補語標記和程度補語標記的對立，可以在粵語和閩語裡找到，

但她沒提及客語的情況。我們懷疑部分客語方言也有這樣的區分（如連城）。這需要搜集更多證

據作支持。 
12 例如在「以處置和被動為核心的語義圖」（張敏 2009:18）中，「被動」、「工具」、「來源」等基元

都遇到「回路」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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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廉江粵語的讀音和「廣州城相類」，但根據史料，廉江粵語在二百年前（即

早期粵語流行的年代）就已經是一支獨立的方言了（廉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753-754）。所以，早期粵語和廉江粵語似乎並沒有直接的承傳關係，但它們

都是原始粵語的子方言。為什麼我們要拿廉江粵語跟早期粵語比較？這是因為早

期粵語保留了較多古老的成分。通過比較，我們才可以準確地掌握到底「倒」哪

些功能是粵語原有的。 

在我們搜集到的早期粵語語料中，「倒」有以下三個功能：(一) 動相補語；

(二) 假位可能補語；(三) 持續體標記。我們同時也會留意「到」是否有類似的用

法。 

 

【一】「倒」作動相補語： 

 

(30) 早期粵語：捉倒佢。(Caught him.) (Morrison 1828:27) 

(31) 早期粵語：鷺鶿命攞倒唔得食。(The fate of the low tsze, fisher bird. 

What he catches he is not allowed to eat.) (Morrison 1828: Sec. I) 

(32) 早期粵語：我騎嗰隻馬跌倒咯。(The horse that I rode fell down.) (Ball 

1907:78) 

 

【二】「倒」作假位可能補語： 

 

(33) 早期粵語：趕唔到。(Unable to overtake.) (Morrison 1828:120) 

(34) 早期粵語：唔慌有人贃得你銀倒咯。(There is no occasion to fear that 

anybody will get away the profits of your money.) (Bridgman 1841:254) 

(35) 早期粵語：我擙唔到。(I cannot reach up to it.) (Ball 1907:94) 

 

【三】「倒」作持續體標記： 

 

(36) 早期粵語：喺地上放倒嘅物件話橫話掟都係隨人所企嘅地位。（在地上

平擱的東西，說「橫」說「豎」那都是隨勢酌情的活動話。）(Burdon 

1877: Ch. 40) 

(37) 早期粵語：佢係路上瞓倒處。（他在地下躺著。）(Burdon 1877: Ch. 4) 

(38) 早期粵語：企倒處嚟讀聖書。(He stood up to read.) (Anonymous 1873: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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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粵語以「V-倒」表持續義的例子並不太常見，而且只能和少數動詞配合。比

較常見的形式是「V-倒-處所詞」或「V-倒-VP」（片岡新 2005）。「倒」也不是唯

一的持續體標記。現在廣州粵語所用的「住」，當時已經十分流行。 

經過超過一個世紀的發展，「倒」在今天的廣州粵語裡只剩下動相補語和假

位可能補語兩個功能（Matthews & Yip 1994，李新魁等 1995，飯田真紀 1998，

吳福祥 2002，陳慧英 2003 等）。至於持續體標記的功能，已經完全被「住」所取

代。我們也選取了新會（荷塘）粵語（四邑片，以下簡稱「新會粵語」）、陽江

（市區）粵語（高陽片，以下簡稱「陽江粵語」）和南寧（市區）粵語（邕潯

片，以下簡稱「南寧粵語」）的例句。新會「到」作動相補語，「倒」則作假位可

能補語。它們都不能作持續體標記、確定體標記或補語標記。陽江和南寧的情況

更極端。「倒」在當地方言中基本上不會以動詞後置成分的身分出現： 

 

【一】「倒」作動相補語： 

 

(39) 廣州粵語：我買倒嗰本書喇。（我買到那本書了。） 

(40) 新會粵語：我買到那部書啦。（我買到那本書了。） 

(41) 陽江粵語：我買到那本書都。（我買到那本書了。） 

(42) 南寧粵語：我買得阿本書啊。（我買到那本書了。）[不用「到」或

「倒」] 

 

【二】「倒」作假位可能補語： 

 

(43) 廣州粵語：呢枝筆寫唔倒字嘅。（這枝筆寫不了字的。） 

(44) 新會粵語：雞枝筆寫冇倒字嘅。（這枝筆寫不了字的。） 

(45) 陽江粵語：古枝筆寫冇出水個。/古枝筆寫冇緊字個。（這枝筆寫不了

字的。）[不用「到」或「倒」] 

(46) 南寧粵語：枝筆寫冇得字。（這枝筆寫不了字的。）[不用「到」或

「倒」] 

 

在上述幾種方言中，早期粵語和廣州粵語「到/倒」的功能已經算是最活躍

的了。下面是早期粵語和廣州粵語「到/倒」的語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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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早期粵語和廣州粵語「到/倒」的語義圖 

 

 

 

 

「至」義動詞 趨向補語 動相補語 

 

 

 

 

「持續體標記」的位置被標上了灰色的底色，這是因為這功能只見於早期粵語。

拿 (47) 跟 (28)「廉江粵語『到/倒』的語義圖」比較，可以發現廉江粵語「倒」

的功能比早期粵語和現代的廣州粵語都要豐富。具體來說，有三處不同的地方：

(一) 廉江粵語保留了、甚至某程度上是擴大了「倒」作為持續體標記的用法。這

個功能在現代的廣州粵語中已經徹底消失了。(二) 廉江粵語的「倒」作狀態補語

標記，「到」作程度補語標記。廣州粵語只有「到」可以作為程度補語標記，

「倒」基本上不作補語標記。(三) 廉江粵語「倒」可充當確定體標記，但早期粵

語和廣州粵語的「倒」都沒有發展出這樣的功能。 

廉江粵語和廣州粵語、新會粵語等同屬粵語，關係密切是毫無疑問的，但它

們在「倒」的表現上卻有著相當明顯的差別。一般粵語方言的「倒」只有兩個功

能，但廉江粵語卻有五個。這從粵語發展史的角度看是很不尋常的。也就是說，

廉江粵語「倒」的多功能性，並不能追溯至它的祖先語言。或者有人會問：語義

圖既然反映了多功能模式的普遍性 (universality)，那麼廉江粵語「倒」新增的功

能會不會是語言內部演變的結果？要是新增的功能只有一個，我們還有理由懷疑

是這樣。但現在的情況是：廉江粵語「倒」的功能比一般粵語方言多出了兩、三

個。我們需要思考：為什麼大部分粵語方言都用動詞前的「有」作確定體標記，

廉江粵語多用「倒」？為什麼大部分粵語方言都用「得」作為連接狀態補語的標

記，廉江粵語會用「倒」？早期粵語雖然用「倒」作為持續體標記，但出現的環

境十分局限，也不是唯一的標記。廉江粵語的「倒」作持續體標記，是否單純的

存古現象？廉江粵語「倒」的多功能性分布和跟廉江客語的一模一樣。這應該怎

麼解釋？出現了那麼多問題，表示「內部演變」並不是回答「廉江粵語『倒』」

多功能性源頭的最佳答案。 

持續體標記 

完成體標記

假位可能補語 

補語標記

確定體標記 

進行體標記 

「倒」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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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吳福祥 (2002) 描述過的多種漢語方言之中，只有客語「倒」的多功能性可

以與廉江粵語的相媲美。如前所述，廉江地區是粵、客、閩三種方言混雜的地

區，語言接觸頻繁，其中粵語和客語的相互影響尤深。基於這個原因，本文懷疑

廉江粵語「倒」的某些功能是由和客語的接觸引起的。上段提出那幾個問題，如

果從語言接觸的角度出發，更加可以在同一時間內迎刃而解。 

對於辨認由接觸所引起的語言遷移 (transfer)，Heine & Kuteva (2005:33) 提供

了一個簡單明瞭的方法： 

 
If there is a language property x shared by two languages M and R, and these 
languages are immediate neighbours and/or are known to have been in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and x is also found in 
languages genetically related to M but not in language genetically related to R, 
then we hypothesize that this is an instance of contact-induced transfer, more 
specifically, that x has been transferred from M to R. 

 

我們可以輕易地把本文的例子套進  Heine & Kuteva (2005) 的論證裡去：所謂

「property x」，相當於具多功能性的「倒」；「language M」是客語；「language R」

自然是廉江粵語了。廉江地區的粵語和客語有長期接觸的歷史，而大部分粵語方

言的「倒」只有兩三個功能，絕不能和廉江粵語的相比。當然，Heine & Kuteva 

的方法是針對兩種不同語系的語言而訂立的，而客語和粵語本身就同屬漢語。可

是，從總體來說，這兩種方言在「倒」多功能性表現上的分別實在是太明顯了，

所以我們才有理由懷疑廉江粵語「倒」的部分功能源於和客語的接觸。現在剩下

來的問題就只有一個：多功能的「倒」是否廣泛地存在於客語方言之中？ 

答案是肯定的。吳福祥 (2002) 給出的例子就已經很能說明這一點。林英津 

(1993) 和賴惠玲 (Lai 2002) 等甚至撰有專文討論客語「到/倒」的多功能性。下面

的客語例子，分別採自廣東（梅縣、翁源、東莞清溪、廉江塘蓬）、福建（連

城）、江西（大余）、四川（華陽涼水井）、香港（荔枝莊）和台灣（東勢），包含

了《中國語言地圖集》中的粵台、粵中、粵北、汀州、寧龍等片，應該能夠充分

反映各地客語方言的情況。13 

                                            
13 「倒」在早期客語裡已經具有多功能性，參看林英津 (1993)、柯理思 (1995, 2006) 和 Chappell & 

Lamarre (2005) 等人的論述或語料。客語「倒」的多功能性，幾乎可以肯定在它分裂為各支方言

前就已經形成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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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倒」作動相補語： 

 

(48) 翁源客語：分渠猜到哩。（給他猜著了。）（李如龍、張雙慶 1992: 

444）14 

(49) 廉江（塘蓬）客語：我買倒□ [kai33] 本書欸。（我買到那本書了。） 

(50) 連城客語：□ [ia33] 倒一個人。（看到一個人。）（項夢冰 1997:183） 

(51) 東勢客語：頸根扭到了。（脖子扭傷了。）（江敏華 2007:233） 

 

【二】「倒」作假位可能補語： 

 

(52) 東莞（清溪）客語：贏唔贏倒？（贏得了贏不了？）（李如龍、張雙慶

1992:445） 

(53) 廉江（塘蓬）客語：□ [ki21] 枝筆冇寫倒字□ [55]。（這枝筆寫不了字

了。） 

(54) 香港（荔枝莊）客語：喊渠唔倒郁。（叫不動他。）（張雙慶、莊初升

2003:734） 

(55) 大余客語：抑贏得到？（贏得了贏不了？）（李如龍、張雙慶 1992: 

445） 

 

【三】「倒」作持續體標記： 

 

(56) 廉江（塘蓬）客語：外頭□ [tsiam33] 倒好多人。（外面擠著很多人。） 

(57) 連城客語：門口圍倒恁多人呃。（門口圍著很多人了。）（項夢冰 

1997:183） 

(58) 大余客語：坐倒食！（坐著食！）（李如龍、張雙慶 1992:443） 

(59) 華陽（涼水井）客語：你等 (著) [tau32] (=倒) 我，(不要) [moi] 走 (掉) 

[xie] 了。（你等著我，不要跑掉。）（董同龢 1948:108）15 

 

                                            
14 李如龍、張雙慶 (1992) 中的客語例子，有時把上聲的「到」寫作「倒」，有時寫作「到」。這裡一

概依照原書的寫法，並用圈聲的方法標出實際的調類。 
15 華陽（涼水井）客語例句中本字不明的詞，董同龢 (1948) 都用現代漢語把它們譯出來，並加上括

號。毫無疑問，例 (59) 的「（著）」和 (62) 的「（得）」，本字都是「倒」（參看林英津 1993 和吳福

祥 2002 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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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倒」作補語標記： 

 

(60) 梅縣客語：唱倒異好。（唱得很好。）（林立芳 1999:53） 

(61) 廉江（塘蓬）客語：□ [ki21] 家店做個麵條做倒 (/得) 好好食。（這家館

子的麵條做得好吃。） 

(62) 華陽（涼水井）客語：北風急 (得) [tau32] (=倒) 就像瘋子一樣。（北風

急得就像瘋子一樣。）（董同龢 1948:129） 

(63) 東勢客語：譴到佢兩餐無食飯。（氣得他兩頓飯沒吃。）（江敏華 

2007:245）16 

 

大多數調查者似乎都沒有注意到「倒」在客語中作確定體標記的用法。這裡舉出

兩個我們在廉江塘蓬調查得來的例子： 

 

【五】「倒」作確定體標記： 

 

(64) 廉江（塘蓬）客語：□ [kai33] 次會議我去倒。（≈那次會議我的確去

了。） 

(65) 廉江（塘蓬）客語：蘋果我冇食倒。（≈蘋果我的確沒吃。） 

 

此外，個別客語方言的「倒」還可以充當趨向補語和完成體標記（例子見林英津

1993 及吳福祥 2002）。17 由於和本文主題無涉，這裡不擬詳談。 

下面這張語義圖，清楚地顯示了客語「倒」的多功能性：18 

                                            
16 東勢客語「到」作狀補語標記時，唸陰平 33 調。江敏華 (2007:247) 視之為「聲調上的弱化或輕

讀現象」，代表語法化程度較高。台灣桃園客語的「到」作完成體標記有上聲和輕聲兩讀，但並沒

有語義、語法的明顯差異。林英津 (1993:841) 把這個現象視為「一個還在持續進行中的音變」。 
17 據甘于恩、邵慧君 (2001:253-254)，個別四邑片粵語方言的「到/倒」可以作完成體標記，如新會

會城「到」[tæu23]。這種用法，是否受到客語影響而來，還有待進一步調查。 
18 賴惠玲 (Lai 2002) 擬構了台灣四縣客語「到」的語法化途徑：動詞 (verb)＞副動詞 (coverb)＞補語

連詞 (complementizer) [相當於本文的補語標記]＞動詞補語 (verbal complement) [相當於本文的動

相補語]。最後的兩個語法化階段似乎應該顛倒過來。江敏華 (2007:246-247) 已經舉出了改正的三

個理由。我們可以補充一個：語法化路線圖應該要滿足至少好幾種語言，而不是單單針對一種方

言。就我們接觸過的例子而言，補語標記用「倒」的方言，它們的動相補語一律都用「倒」；相

反，動相補語用「倒」的方言，補語標記不一定用「倒」。廣州粵語就是一個好例子。因此證

明：動相補語是補語標記的源頭。又，江敏華 (2007:247) 認為客語「到」的語法化過程是：動詞

＞介詞＞結果補語＞（動相補語）＞（完成體標記）＞狀態補語標記。這和吳福祥 (2002) 所提出

的（參看 (27)）大同小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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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客語「到/倒」的語義圖 

 

 

 

 

「至」義動詞 趨向補語 動相補語 

 

 

 

 

 

客語「倒」範圍的區域甚廣：趨向補語、動相補語、假位可能補語、持續體標

記、完成體標記、補語標記、以及確定體標記，都能由它去充當。更重要的是，

大多數客語方言的「倒」都有上述其中五至六種功能（可能有不同的配搭，但都

符合「鄰接性要求」）。19 可以說，「倒」的多功能性，廣泛地分布於客語方言

中，而不是個別一兩種客語方言獨有的現象。20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推斷：廉江

粵語「倒」的多功能性（至少是一般粵語沒有的功能）應該是經過和客語的接觸

而遷移過來的。 

那麼，廉江粵語到底是受到哪一種客語方言影響，才產生了「倒」的多功能

性現象呢？可能性最大的當然是廉江當地的客語。首先要考慮的是地緣因素。廉

江的粵語區和客語區毗連，有廣大的雙語人口，語言部件的相互擴散是自然不過

的事。如果我們仔細比較兩種方言「倒」的多功能性，便會發現它們的功能原來

                                            
19 評審員指出連城客語的「倒」只有兩個功能，其實不然。連城客語的「倒」至少能充當（括號中

的數字代表項夢冰 1997 的頁碼）：(a) 動相補語：我前年射倒一頭野豬（我前年獵著一頭野豬）

(65)；(b) 假位可能補語：尋得我倒（找得著我）(327)；(c) 持續體標記：壁上掛倒一張畫（牆上

掛著一幅畫）(184)；(d) 完成體標記：氣死人個東西拿倒（娶了個惹人生氣的東西）(323)。此

外，去聲的「到」則可以用作程度補語標記：烙到恁疤（煎得焦黃）(27)。 
20 (66) 所指的「客語」是上文討論過那幾種客語的總稱，而不是單單一種客語方言。這種做法和一

般語義圖只針對某一種語言多功能語素的語義範圍有所不同。本文之所以這樣做，有兩個原因：

(一) 客語方言的語法資料，份量既少，來源又相當零散。除了廉江客語外，我們暫時還未能完全

掌握「倒」在其他客語方言裡的分布（這也是我們不能固定地利用某一兩種客語跟廉江粵語比較

的主因）。現在僅能提出一個初步的印象，即：客語「倒」的功能比粵語要豐富得多；(二) 把

「倒」的多功能模式遷移到廉江粵語裡去的，是早期的廉江客語。我們對這種客語方言所知甚

少。現代廉江客語的「倒」可以充當動相補語、假位可能補語、補語標記、持續體標記和確定體

標記，估計早期廉江客語「倒」的語義範圍不會比現代的小。 

持續體標記 

完成體標記

假位可能補語 

補語標記

確定體標記 

進行體標記 

「倒」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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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一樣的，即：(一) 動相補語；(二) 假位可能補語；(三) 持續體標記；(四) 

補語標記；和 (五) 確定體標記。廉江客語的「倒」不作趨向補語，也不作完成體

標記；廉江粵語的「倒」剛好也沒有這兩種功能。21 這不太可能是巧合。我們有

很強的理由，認為廉江粵語「倒」多功能性的形成，是和廉江客語的接觸有關

的。 

4. 廉江粵語「倒」多功能性形成：複製語法化 

我們都知道：客語和其他漢語方言（最常見的是閩語和粵語）接觸時，時常

處於劣勢。為什麼廉江地區的客語竟然有足夠的力量影響勢力龐大的粵語？跟 

Thomason (2001) 的語言接觸理論一樣，Heine & Kuteva (2005) 也充分考慮到語言

轉用者 (language shifters) 在語言接觸時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根據接觸中兩種語言

影響的方向，把「接觸引發的語法化」區分為「L2＞L1 複製」和「L1＞L2 複

製」(Heine & Kuteva 2005:237-239)。大體來說，「L2＞L1 複製」和「L1＞L2 複

製」分別對應於 Thomason (2001) 的「借用」(borrowing) 和「轉用引發的干擾」

(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當然，Thomason (2001) 的理論裡並沒有「複製」的概

念，更加沒有談及語法化的問題。在「L2＞L1 複製」的例子中，模式語都是社

區中的高層語言 (L2)，而複製語 (replica language) 則都是社區中的低層語言 (L1)。

複製的方向是：高層語言＞低層語言。華南地區許多民族語言（包括壯侗、苗

瑤、南亞和南島）的「VP-neg-VP」正反問句模式、以及「PP-V」（處所介詞＋動

詞）語序，都被認為是跟漢語接觸後的產物（參看吳福祥 2008a, 2008b）。它們都

是典型「L2＞L1 複製」的例子：L2 是漢語，L1 是民族語言。民族語言的使用者

把他們第二語言中的某種語法結構複製到他們的母語中。至於在「L1＞L2 複

製」的例子中，L2（通常是社區中的高層語言）擔任複製語的角色，L1（通常是

社區裡的低層語言）則以模式語的身分出現。複製的方向為：低層語言＞高層語

言。這種複製常常伴隨著語言的轉用：說低層語言的人，改說高層語言。但由於

「不完全學習」(imperfect learning) 的緣故，他們把一些原來屬於 L1 的成分遷移

到 L2 裡去。華南地區的漢語方言，往往擁有一些和民族語言（特別是壯侗語和

苗瑤語）相同、反而跟北方方言不同的語法結構，好像廣州粵語的動詞後置副詞

                                            
21 廉江客語用「到」作趨向補語，用□ [t21] 作完成體標記。「到」、「倒」根本同源，只是語法化的

程度不同。客語不用「倒」作完成體標記的方言很多，如梅縣用「哩」[li31]、揭西用「了」

[liau24]、寧都用「個」[k0]（李如龍、張雙慶 1992:442）。不能因為廉江客語的「倒」不作趨向補

語和完成體標記，而說它的多功能性和其他客語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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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yraube 1997) 以及「倒置式」(inverted) 雙賓語結構 (Matthews 2006)。這些經常

被稱為「底層」(substratum) 的成分，正是「L1＞L2 複製」的見證。在 Heine & 

Kuteva (2005) 的理論裡，不一定是社區中的高層語言才可以充當模式語。22 

廉江粵語「倒」的多能性源於和客語的接觸，究竟是「L2＞L1 複製」還是

「L1＞L2 複製」？答案明顯是後者。在廉江地區，粵語是高層語言，客語和閩

語都是低層語言。廉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754) 便指出：在最近的數十年

裡，粵語在廉江地區的影響越來越大，許多原來說閩南語和客語的人都學會了粵

語，並以說粵語為時尚。我們推測：原來說客語的人，在轉用粵語的過程中，把

自己母語的一些語法結構「複製」到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 裡去。這些語法結

構，除了多功能性的「倒」，還有小稱後綴「子」（林華勇、馬喆 2008）、連詞

「撈」[lou55] 和被動句標記「分」[fn55] 等。請看下例： 

 

(67) 廉江（塘蓬）客語：桃子/李子/桔子/蕉子/蚊子 

(68) 廉江粵語：桃子/李子/桔子/蕉子/蚊子 

(69) 廣州粵語：*桃/*李/桔/蕉/*蚊（「*」號代表高升變音 (35) 或高平變

音 (55)） 

(70) 廉江（塘蓬）客語：我撈佢一樣重。（我跟他一樣重。） 

(71) 廉江粵語：我撈佢一樣重。（我跟他一樣重。） 

(72) 廣州粵語：我同佢一樣重。（我跟他一樣重。） 

(73) 廉江（塘蓬）客語：嘢分□ [a55] 攞去□ [55]。（東西給人家拿走了。） 

(74) 廉江粵語：嘢分（/俾/喊/吆）人家擰走□ [t21]（東西給人家拿走

了。） 

(75) 廣州粵語：啲嘢俾人攞走咗。（東西給人家拿走了。） 

 

廉江粵語在小稱後綴用「子」、連詞用「撈」和被動句標記用「分」等幾方面跟

廉江客語相似，反而跟有直接親緣關係的廣州粵語相距較遠。由此可見，客語對

廉江粵語的影響不僅僅局限於多功能性的「倒」，其他方面也受到相當程度的波

及。23 

                                            
22 兩種複製的方向，表面上看起來彷彿是南轅北轍，但事實上有些情況不容易把它們區分清楚，尤

其是當一種語言同時兼具模式語和複製語兩種身分的時候。例如在巴西西北部地區，Tariana 語和

East Tucanoan 語接觸時擔當複製語的角色，但當它和葡萄牙語接觸時卻充當模式語 (Heine & 

Kuteva 2005:239)。就廉江地區而言，粵語對客語當然也有影響，但主要集中在詞彙方面（邵慧

君、秦綠葉 2008）。 
23 中古全濁聲母字，屬塞音或塞擦音者，廣州粵語只有平聲字和個別上聲字（都是口語詞）唸送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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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複製」到底是怎麼樣進行的？Heine & Kuteva (2003, 2005) 根據模式語

有沒有向複製語提供「語源＞結果」這樣的語法化程序，把「接觸引發的語法

化」劃分為「通常接觸引發的語法化」(ordinary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和「複製語法化」(replica grammaticalization)。這兩種語法化模式十分相似，分別

只在於第三個步驟（即 c）上： 

 

(76) 「通常接觸引發的語法化」(ordinary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

tion)： 

 a. R 語（複製語）的使用者留意到 M 語（模式語）有 Mx 這樣一個

語法範疇。 

 b. 他們在 R 語中，根據自己語言中原有的資源去創製一個與之對應

的範疇 Rx。 

 c. 於是，他們利用普世的語法化手段，使用結構式 Ry 去創製 Rx。 

 d. 最後，他們把 Ry 語法化為 Rx。 

 

(77) 「複製語法化」(replica grammaticalization)： 

 a. R 語（複製語）的使用者留意到 M 語（模式語）有 Mx 這樣一個

語法範疇。 

 b. 他們在 R 語中，根據自己語言中原有的資源去創製一個與之對應

的範疇 Rx。 

 c. 於是，他們利用 [My > Mx] : [Ry > Rx] 這種類比的方法，把自己認

為曾經在 M 語中出現過的語法化過程複製到 R 語裡去。 

 d. 最後，他們把 Ry 語法化為 Rx。 

 

針對上述理論，Matthews & Yip (2009) 最近提出了兩項重要的修訂：第一，說 R

語的人必須具備說 M 語的能力，不然的話他們怎麼樣知道對方有 Mx 這樣的結

構？因此，兩種模式的第一步（即 a）「R 語的使用者」應改為「掌握 M 語能力

的 R 語使用者」；第二，「複製語法化」的第三步（即 c）強調 R 語的使用者會

「把自己認為曾經在 M 語中出現過的語法化過程複製到 R 語裡去」。事實上，M

                                                                                                                
清音，其餘皆唸不送氣清音。客語不論聲調一概讀送氣清音。值得留意的是：和客語有密切接觸

關係的廉江粵語，中古全濁聲母字唸送氣音的數量稍比廣州粵語多，如「在」[tsi33]（比較廣州

粵語 [tsi22]）、「弟」[ti23]（比較廣州粵語 [ti22]）、「寺」[tsi21]（比較廣州粵語 [tsi22]）等皆是。

這些字是否受到客語的影響而改唸送氣音？如果是的話，其形成機制如何？還有待進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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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語法化過程可能連歷史語言學家也弄不清楚，更遑論 R 語的使用者了。呈現

在 R 語使用者面前的，只是 M 語中某些語素同時擁有幾個功能的局面。根據

Matthews & Yip (2009) 的理解，R 語使用者複製多功能語素的方式，是 [My~Mx] : 

[Ry~Rx]。「~」代表聯繫詞彙功能 (y) 和語法功能 (x) 的連續統 (continuum)。換言

之，R 語的使用者在建立好 My 和 Ry 的對應關係以後，就直接把 My 的其他功能

（例如語法功能 Mx）「複製」到自己的語言裡去。從 R 語自身的角度看，這種多

功能語素的「複製」仍然屬於語法化，因為如果沒有「複製」，Ry 就不太可能發

展出 Rx。我們同意 Matthews & Yip (2009) 的修訂。以下的討論，將以修訂過的

「接觸引發的語法化」理論作為出發點。 

有理由相信廉江粵語「倒」產生多功能性的現象屬於「複製語法化」。關鍵

在於「倒」多元化的語法化方向。「倒」在廉江粵語中以動相補語 (Ry) 的身分，

經過「複製」，發展出（或保留了，詳下文）持續體標記、確定體標記和補語標

記（俱屬 Rx）等功能。這種「簇聚式」（clustering，吳福祥 2009:209）語法化模

式，同時涉及幾種語法概念及語法意義，並不是「通常接觸引發的語法化」那種

一般只涉及單個的語法化過程。另一點需要考慮的是：廉江粵語所「複製」的

Rx，和廉江客語的 Mx 是完全對應的。上述這些都不符合「通常」的定義，所以

我們只能把「複製」的過程歸類為「複製語法化」。 

現在讓我們把「複製」的過程說得更清楚一點。說漢語方言的人都有一個與

生俱來的本領：當他們掌握了另一種方言後，不用多大的功夫，就能弄清楚兩種

方言之間的音韻對應，並且根據這種對應關係，推斷出對方方言的某個語素（不

管它有沒有實義）在母語中的讀法。當廉江客語（模式語/M 語）和廉江粵語

（複製語/R 語）發生接觸時，雙方的語言使用者（都具備雙語能力）很快就意

識到兩種方言有一個讀音相似的語素作為動相補語。這個語素，客語唸 [t21]（以

塘蓬音為代表），粵語唸 [tou35]。它們的音韻是對應的。音韻對應給建立了以

後，雙方便認定它們是同一個語素──儘管這個語素已經相當虛化（作為動相補

語），沒有什麼實義可言了。又由於「倒」曾經發生過音變（去聲＞上聲），所以

一般語言使用者根本不知道它最終的來源原來是「到」。這個作為動相補語的

「倒」，從模式語使用者的角度看是 My，從複製語使用者的角度看是 Ry。複製

語使用者知道 My 同時帶有其他語法功能如確定體標記和補語標記 (Mx) 等，於

是他們就把這些功能一併「複製」到 Ry 身上，結果使 Ry 也產生了與 Mx 相似的

功能 (Rx)。廉江粵語多功能性的「倒」就是這樣形成的。 

Enfield (2003)、Bisang (2004) 和吳福祥 (2009) 等都注意到：「得」(to acquire / 

to get) 義語素在東南亞語言中的多功能模式有著高度的平行性。雖然模式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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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個語素在各種語言中並不同源 (cognate)。和「得」的情形不一樣，本文所關

心的「倒」，在客語和粵語中肯定屬於同源。但那個「同源」，完全是建基於音韻

對應的關係上。「倒」無論在客語、抑或在粵語中，都沒有實義（在共時的平面

上，它不等同於「到」，因為兩者聲調不同）。由於廉江粵語的使用者在客語中找

到和「倒」語音對應的語素，而這個語素在客語中又存在著多功能性，廉江粵語

的「倒」才有機會進一步語法化為確定體標記和補語標記。24 換言之，廉江粵語

的 Ry（「倒」），本身就是一個虛的成分。「複製」的結果是使虛的成分變得更虛。

這個認識十分重要，它可以替我們解答羅自群 (2006b:146) 提出的一道難題： 

 

如果說是因為區別語法功能的需要，從讀去聲的「到（效開一，端母，

去聲）」中分離出來了一個讀上聲的「倒」，那麼，應該如何解釋從去聲

的「到」分離出來的「倒」為什麼沒有讀其他調類，偏偏選擇了上聲？

從語音演變的一般規律來看，古去聲的清聲母字今讀上聲的現象也不好

解釋，而且，在這麼大的範圍內，讀上聲「倒」的方言調值、調型差別

也很大，如果不是語音上的類的變化，也很難解釋這種現象。 

 

羅自群 (2006a, 2006b) 認為南方方言表持續義的「倒」來源於「著」，這是我們所

不同意的（參看注 5），但她提出的問題卻值得認真思考。具體來說，羅先生的問

題可以分為兩層：(一) 為什麼那個語素不選擇其他聲調，偏偏選擇上聲？(二) 為

什麼讀上聲的「倒」會在廣大的地區出現，即使各方言上聲的調值相差很遠？我

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動詞後置成分、唸上聲的「倒」在華南地區之所以如此流

行，相信是得力於像廉江粵語那種「複製」的模式。讀上聲「倒」的源頭也許只

有一、兩個（稱之為「源方言」）。源方言作為模式語，把「倒」的多功能性和對

應的讀音帶給幾種複製語。25 那些複製語和其他方言接觸時，可能會搖身一變成

為模式語，把「倒」帶到更遠的地方。如是者一傳十、十傳百，多功能性的

                                            
24 Heine & Kuteva (2005: §2) 指出：語法複製經常會導致複製語中一些「次要的語法模式」(minor 

grammatical use pattern) 變得活躍。它們不單出現的頻率大增，使用的環境也會變得寬鬆。廉江粵

語的「倒」，正是由「次要的語法模式」轉變為「主要的語法模式」的實例。 
25 我們一直都強調：方言使用者會根據自己母語和模式語的音韻對應規律，推斷所要「複製」的語

素在母語中的讀音，而不是把那個語素在模式語中的讀音直接借過來。所以，我們認為不必在羅

自群 (2006a, 2006b) 的「調值」問題中糾纏。又，被動句標記「分」和連詞「撈」也是通過同樣

的方法從客語「複製」到廉江粵語裡來的。「分」最能說明問題。廉江（塘蓬）客語此詞唸 

[pun55]，帶雙唇塞音聲母，但廉江粵語卻讀唇齒音聲母的 [fn55]。[fn55] 這個讀音顯然是折合客

語的 [pun55] 而來的，它不是直接借用客語的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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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便能迅速地散播開去。至於為什麼選擇上聲，可能和源方言上聲的調值有

關。台灣東勢客語「到」作狀補語標記時，唸陰平 33 調。33 調不高不低，而且

沒有任何抑揚頓挫，可以說是一種最「無標記」(unmarked) 的聲調。這或者可以

理解為一種聲調上的「弱化」或「輕讀」的現象（江敏華 2007:247）。「輕讀」通

常發生在語法化程度較高的成分上。我們猜想：源方言的上聲也可能是 33、32

之類的調值。26 把作為持續體標記或補語標記的「到」唸成上聲，其實是代表了

那個成分語法化程度較高。但複製語的使用者不知箇中原委，他們只是把「倒」

經折合後的讀音「複製」到自己的方言，於是造成了多功能的「倒」在各地都唸

上聲、但調值很不一致的現象。順便一提，不少西南官話方言和客語上聲都唸中

降調，像武漢 42（屬西南官話，參考北京大學 2003）、梅縣 31、長汀 42（俱屬

客語，參考李如龍、張雙慶 1992），剛巧「倒」的功能在這些方言中又最豐富，

所以我們懷疑它們其中一種（也可能兩種都是）是多功能性「倒」的源方言。 

假如兩種語言共享一個語法範疇，而那個語法範疇是「複製」的結果，那麼

複製範疇的語法化程度往往會比模式語的低 (Heine & Kuteva 2003, 2005)。廉江粵

語的「倒」也反映了這個事實，主要體現在「倒」跟其他助詞的關係上。前文已

經指出：「倒」充當動相補語和狀態助詞時都可以和「得」互換。「倒」和「得」

在這種情況下是自由變體 (free variants)。自由變體越多，代表強制性越低。語法

化程度較高的成分一般都有很高的強制性（吳福祥 2009:207）。作為模式語，廉

江地區個別客語方言（如吉水）的動相補語和狀態補語標記只可以用「倒」，不

能用「得」。27 這很能說明「遷移」的方向是客語＞粵語，而不是粵語＞客語。 

廉江粵語「倒」作狀態補語標記和確定體標記的用法肯定是「複製語法化」

的結果，但作為持續體標記這方面卻有點不一樣。早期粵語中有不少「倒」作持

續體標記的例子（參例 (36)-(38)）。我們推想：「倒」在原始粵語（即廉江粵語和

廣州粵語的共同祖先）中也有同樣的功能。果真如此，那麼廉江粵語「倒」作持

續體標記用只能算是一種存古 (retention) 的表現。但我們知道：「倒」在大部分粵

語方言中已經丟失了這個功能了。以「倒」作為持續體的粵語方言，主要集中在

和廉江接壤的廣寧、封開、信宜和化州等粵西地區（詹伯慧 2002），剛巧在這些

地區裡粵、客都有相當頻密的接觸。粵語持續體標記「倒」在地域上的分布，說

明了客語在存古的「過程」中扮演了一定的角色。28 從這個角度思考，廉江粵語

                                            
26 北京話的輕聲，在不同調的詞的後頭會有不一樣的調值，但都具有下降的特徵。 
27 廉江（塘蓬）客語動相補語既可用「倒」，又可用「得」。狀態補語標記則一律用「倒」。我們都

知道廉江地區語言的接觸的情況非常複雜。客語一方面是模式語，另一方面可能又是複製語。 
28 每種方言都會帶若干存古成分，但就一般情況來說，它們不會高度集中在一小塊區域之內。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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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得以保留持續體標記的用法，在某程度上不是取決於語言內部的因素，而

是由周圍的方言影響所致使的。在 Aikhenvald (2006:22) 的理論裡，語言接觸的其

中 一 個 結 果 是 「 業 已 存 在 的 特 徵 的 強 化 」 (enhancement of an already existing 

feature)。吳福祥 (2007:5) 更加明確提出「特徵的保留」這一概念： 

 

即一個語言由於跟其他語言接觸而保留了原本有可能消失的特徵。語言

A 的某一特徵 F 原本有可能在其結構壓力和演變沿流的作用下消失（比

如其姐妹語已失去同源或對應特徵），但由於跟語言 A 密切接觸的語言

B 裡具有這種對應的特徵，結果使得特徵 F 在語言 A 裡得以保存。 

 

廉江粵語「倒」作為持續體標記的現象，完全符合上面的論述。我們可以把它視

為「特徵的保留」的例子。 

總括而言，廉江粵語「倒」的五個功能，部分繼承自粵語（動相補語、假位

可能補語），部分由鄰近客語中「複製」而來（確定體標記、補語標記），也有部

分是因為客語的影響而得以保留的早期特徵（持續體標記）。 

5. 結論 

本文以廉江粵語多功能性的「倒」為例，說明了辨別「接觸引發的演變」的

原則，解釋了「複製語法化」的機制，也指出了漢語方言在處理「複製」問題時

的一些特徵。通過和早期粵語和其他粵語方言的比較，我們知道廉江粵語「倒」

的多功能性不太可能從語言內部發展而來。這種現象的形成，一定涉及外在因

素。廉江本身是一個方言混雜的地區，當地流行的除了粵語以外，還有客語和閩

南語。許多廉江人都是雙語、甚至多語人。我們的調查發現：多功能性的「倒」

普遍存在於客語方言中，廉江的客語也不例外。在這樣的環境下，本文推斷：廉

江粵語「倒」的多功能性（包括充當狀態補語標記及確定體標記）是通過和客語

接觸而產生的。說得具體一點，是從客語那裡「複製」過來的。 

「複製語法化」是「接觸引發的語法化」的其中一種模式，由 Heine & Kuteva 

(2003, 2005) 首先提出。這個模式具高度的概括力，能駕御他們碰到的語料，受

到不少學者的歡迎（如吳福祥 2008a, 2008b, 2009）。本文在這個模式的基礎上，

                                                                                                                
中古非組字唸雙唇音，幾乎在每種方言中都可以找到例子，只是管字的多寡有別而已。因此，我

們不能輕易說某方言個別非組字唸雙唇音，是由語言接觸導致的。可是，粵語以「倒」作持續體

標記的方言，卻集中在粵西的粵、客雙語區，這不能不使人懷疑是否單純的「存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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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Matthews & Yip (2009) 的意見作出了若干修訂，並提出了漢語方言「複製語

法化」的特點。在以往討論過的例子中，Mx 和 Rx 雖然不是同源詞（在很多情形

下，模式語和複製語根本屬於不同的語系），但它們在語義上或多或少都有點關

係。華南地區和東南亞很多語言都有一個既可作動相補語、又可作能性補語、補

語標記、甚至完成體標記等的多功能語素。儘管這個語素在各種語言中有不同的

詞型、有不同的讀音，但它們都有「得到」的意思（吳福祥 2009）。而在我們的

例子中，雙語人會根據模式語和複製語的音韻對應，把 Mx 的讀音折合為 Rx，然

後把它投射到複製語裡去。注意 Mx 和 Rx 的讀音不一定很接近，語義也不一定

全同，而更重要的是它們不一定都含有實義。從這個方向出發，我們解釋了為何

不同方言中多功能性的「倒」都讀上聲，即使上聲在各方言中有不一樣的調型和

調值。 

跟吳福祥 (2008a, 2008b, 2009) 主要從宏觀的角度去研究中國境內語言「接觸

引發的語法化」的作品不同，本文所討論的對象只有漢語方言，而且都是集中在

粵西廉江一小塊區域內。但兩種方言、一小塊地區，就足以闡明語言接觸中不少

關鍵的問題。29 我們熱切期望漢語方言的例子能為語言接觸理論作出更大的貢

獻。 

 

                                            
29 初步的調查發現：鄰近廉江的遂溪，當地的閩南語也有一個多功能性的「倒」（[t21] 或 [t51]），

用法和廉江客語、廉江粵語相似。日後我們會在這方面作更深入的考察，看看雷州半島北端這一

塊土地，是否可以視為 Heine & Kuteva (2005) 所說的「語法化區域」(grammaticaliz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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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st-verbal “dǎo” in 
Lianjiang Yue: A Language Contact Perspective 

Bit-Chee Kwok1 and Huayong Lin2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2 

 
 

Lianjiang in western Guangdong is a linguistically complex city, where most 
people are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leading to intensive language contact. In this 
paper, we adopt the revised theory of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to 
account for the replication of the post-verbal element “dǎo” (lexical meaning: “to 
arrive”) from Lianjiang Hakka (LJH) to Lianjiang Yue (LJY). This element in LJY 
covers a wide-range of function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Early Yue and 
LJY, we argue that the poly-functionality of “dǎo” in the latter is not a direct result 
of language internal development. Since LJH and LJY have been in prolonged 
contact, and the poly-functionality of “dǎo” is commonly attested in Hakka (but not 
in Yue), we have good reason to claim that the said feature has been transferred from 
Hakka to Yue. We also discuss the progress and mechanism of such “replication”, 
and point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plication” in Chinese dialects. 
 
Key words: Lianjiang Yue, Hakka, dao, language contact, grammati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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